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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写活了市井小人物的《老实街》出版两年多之后，
实力派作家王方晨近日又拿出了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

《花局》。“花局”是隐喻和象征，小说看似在书写这个叫
“花局”的地方真实庸常的生活，却又处处透着荒诞、离
奇和匪夷所思。在描写市井人生的小说《老实街》之后，
王方晨的作品开始对准“单位文学”，捕捉处在“单位”中
的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王方晨说，小说创作写的不是有限，小说的魅力永
远是它可以写出现实生活、社会历史的无限和不可能。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齐齐鲁鲁壹壹点点记记者者 师师文文静静

“单位文学”
对人性迷局的追问

《花局》中，在古局长的领导
下，花局表面四平八稳、井井有
条的工作中，却总是冒出看似寻
常却难以解决的尴尬事：花局热
衷种树，陈志生却长达十三年拒
绝参加植树活动，这引来女记者
的追访，他竟然被安排上植树办
主任的位置；花局负责河岸的部
分 绿 化 ， 摊 派 人 均 需 栽 九 棵
树，宁小虎选择了给死树挂上
塑料叶子却被揭穿；柴会卡为
了保住自己位置而伺机帮助古
局长修改年龄延迟退休；名叫

“上帝”的人一次次到一个部门
送一封信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小职员王树热心工作，却被遗忘
在胡兰村数载……故事还夹杂
着一条狗视角下的怪异生活，还
有花街神秘的夭婆，以及古局长
和夭婆的花店缠绕纠结、欲说还

休的关系。
花局内有着诡异的关系，虚

妄的生活，有复杂的人性，迷离
的乱局，人在局中，都在寻求自
身仓皇之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
者张元珂在文章中称，“与其说

《花局》写了一个局，展现了一种
生态，还不如说建构了一个人人
心中都有的‘局’。这种带有隐喻
性或象征义的‘局’无处不在、无
限延展。它总会时不时让人想起
某些熟悉的小说意象，比如卡夫
卡笔下的‘城堡’、钱钟书笔下的

‘围城’。从‘城堡’到‘围城’，再
到‘花局’，小说史的意象谱系在
此拓展。”

谈及新作，王方晨说，小说
里的很多情节是他所经历过的，
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与

《老实街》相比，《花局》其实写了
一种更宽泛的市井生活，它不属
于官场文学，写的也不是大家所
想象的流程化的机构工作内容，
非要定义的话，可以叫单位小
说。“小说中充斥着一个‘单位’
的鸡毛蒜皮，很平常、很普通。”
但是，花局中的人到底在这个庞
大的空间里干了什么，小说似乎
没有所指，他们营造的这个空间
充满魔幻的感觉。植树造林是一
件很重大的事情，但又成为一种
表演、一种形式。花局中的人，无
论是有才能的，还是有学识的，
都陷入生活中鸡零狗碎的状态
中，所有人空耗着自己的生命。
这种深挖生活困厄、迷局，深挖
人性弱点的写作，让小说呈现一
种巨大的冲击力。

“大家都处在一种‘无物状
态’，天天面对着无物之阵，阻力
不明，针对性不明，既没有真正
的对手，也施展不开，日常失去
了意义，所有有意义的、严肃的、
崇高的东西都被消解了。这带有
一种概括性、抽象性、综合性，呈
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精神
状态。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我们究竟在干什么？”王方晨
说，思考过后也应有表达，比如
在小说的最后，古局长在各种纠
葛中内心充满孤独感，他一直想
逃脱“红人”鲁林娜的控制监视，
这也象征着他想从花局的困境、
控制中挣扎出来。

王方晨认为，《花局》名义上
是写花局、写一个社会单位、写
庸常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写人，
不遗余力地去写人性的弱点，核
心还是表现对生命的阐释，感受
与认知现实的泥淖，以求挣脱，
达到想要追求的心灵、人性的高
度。“花局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这
可能是我写的‘单位小说’与其
他同主题小说最大的区别。”

“花局是个‘局’，虽不写花，
但花香一直存在，自始至终那种
生命的芬芳都是存在的。花香是
自由的，生命的芬芳是禁止不了
的，这是压制不住的东西。人一
定得从城堡式的状态中做一次
逃离的尝试。可能不成功，但是
我们潜意识里应该反对这种庸
常。”王方晨说，小说至少要对
人、对生活有一个警醒、反思、省
察。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一种灾
难，“把生活变成文学的目的所
在，也就在于此。”

突破现实与想象边界的
丰富面貌

《老实街》出版后，评论家施
战军的评价是：“以呈现迷乱，寻
找秩序之道；以追问现世，表达
伤逝之心；以新幻城的想象，解
构老实街的命定——— 这一切让
王方晨在现实主义的精微质感
之上，建构起独特的人学空间，
并再度赋予先锋文学以新锐朝
气。”《老实街》灵性与瑰丽、雄奇
阔大、复杂幽微等独特的艺术特
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花
局》同样是丰富的、多样的。

《花局》情节是极写实的，它
所表现的生活，是很多人经历过
的或者正在经历的生活，甚至与
那些人物拥有相同的俏皮话和
秘而不宣的小心思。在一些章
节，作家还有意截取了一些新闻
报道里的历史片段。但花局里又
有着化作人的狗，与之争宠的
鸟，以及各种充满张力的表达，
这让小说变得抽象、变形、灵异，
它强烈地揭示出人内心荒诞、处
境的荒诞。从《老实街》到《花
局》，王方晨的作品总能以广阔、
深邃、灵动而引发关注。

王方晨称，他创作到现在，
基本上保持着现实主义和现代
主义的结合。“我们无法完全达
到现实主义，但又强调现实主义
创作，而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方
法，它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这两
者必须做一个有效结合。这样，
艺术的创作也会从有限进入到
无限状态，从而突破现实与想象
的界限。写作者应该遵从艺术规
律进行创作，不为现实所局限，
不拘泥于写实，让作品呈现丰富
的面貌，写带有自身风格的作
品。”

像《老实街》一样，《花局》也
由多个部分组成，有的部分以中
短篇小说形式发表过。小说结构
像花开多瓣，每一瓣都形成自身

空间维度，多个部分既各自独
立，又彼此关联。有评论家说这表
明作者在理解或把握“长篇小说”
这种文类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独特
方式，每部分各有结构方式，各部
联合起来又聚合为一个整体，这
种既闭合又开放的文本空间又赋
予小说艺术生成以无限可能。王
方晨也始终认为，小说写作本来
就是无限种可能，没人规定非要
如何写小说，有的小说采用时间
贯穿、事件贯穿的形式，有的小说
采用五花八门的结构，长篇小说
创作的形式从来都不是固化的，
所有的形式是为了更好表达主
题。“就像宝石有多棱、多面，小说
本身是一个整体，但它可以有不
同的侧面。但是，作家的创作也不
能框定某一种结构，而是要不断
地寻找突破和可能。”

王方晨认为，就像一个绿色
草坪无限延展，作家的写作也要
永远打开思维，打开境界、视界，
笔触应该是走向深远的。

小说创作不仅写有限
它更创造无限

多年创作中，王方晨始终以
敏锐的笔触书写丰盈、深厚的故
事，坚持纯文学创作，一直没有放
弃自己的文学理想。目前，他已创
作100多部中篇小说、六部长篇，
另有一百多个短篇。仅在2020年，
王方晨就写了14部中短篇。“写作
还是最幸福的。有时候写着写着，
仿佛有神助，总有神来之笔出现。
写作有焦虑、煎熬，更有高兴、舒
畅、愉悦。”

王方晨最近刚完成一篇讲述
铁匠造锅的小说，题为《大块伫立
街头》。铁匠的锅之所以造得好，
是因为他把生命的体验、痛感锤
炼进一口口铁锅里，把造锅的事
业视为生命，让每一口锅都像血
气跳荡的活物一样。王方晨说，造
锅意义远远超出一口锅，这是广
泛的象征，也是“写作”的象征。

“我也把写作视为生命，把生命贯
穿入文学创作。作品应是有血有
肉的，是活的东西，给它生命，视
之为活物，让写作过程完成一种
超越。”他认为，小说本身是没
有的，从没有到创作出一部作
品，这本身就充满魅力，这种魅
力经得起任何的不确定和怀疑的
考验。

从乡村书写到市井写作，从
“老济南”到“单位生活”，王方晨
不断地开拓写作疆域，构建自己
的文学世界，在文坛赢得了令人
瞩目的一席之地。在王方晨眼中，
写作最让他痴迷的地方在于，写
作能创造出生活的不可能。“我的
小说处女作就写了大兴安岭的故
事，这够远了，但我也可以写自己
身边的生活。小说创作跟生活的
远近、空间的距离没有关系。窗外
大街上的生活虽近，但写作者可
能与之没关系，思想却可以落在
任何地方。人的思想没有距离，是
无限远无限近的。写作者个人的
感受，作家感受生活的敏锐度最
为重要。这可以让小说创作呈现
无限的可能性。”

王方晨说，《花局》在写现实
的无限可能时，也在追求写出生
活的不可能。“小说仅仅书写可
能，这是对生活的机械记录。这
有什么意思？小说的魅力永远是
作家在生活的可能之上，写出现
实生活、人类命运、社会历史的
不可能来。这也是我写作中一个
潜在的方向。唯有这种不可能才
会吸引写作者持续不断地写下
去。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太令
人神往了。所有伟大文学拥有恒
久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此。”

王方晨谈新长篇《花局》及小说的魅力

我追求写出生活的不可能

王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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